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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兼職廚房幫助更喜歡說一些越南語和英語的能力。
想要的送貨司機必須說英語。
中城中餐廳
在3260 Broadway Boulevard KC Mo 64111面對面聯繫房主
星期一，星期三-星期日，2：00-4:40 pm。

 
 
 

周日聚会时间 

9:30 AM   英文主日崇拜 

           中文主日学 

10:50 AM  中文主日崇拜 

          英文主日学 

          儿童主日学 

周六1:30-3:30 中文学校 
 

10101 England Drive 
Overland Park, KS 66212 
www.ecbckc.org    
ecbc@ecbckc.org 
913-599-4137 

承接餐館、住宅裝修、精通
水電土木工、安裝抽油煙機
大小工程一條龍服務、20年
經驗，免費估價。

堅旺裝修

816-787-50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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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售軍人服飾整改店出售軍人服飾整改店
  本店位於Kansas 軍人城
鎮，十三年整改，完善所
有軍種各類服飾，和平民
服裝，擁有龐大，穩定，
世界上最好的顧客群，多
次獲得長官表彰。運行成
本低；工時效益高；利潤
豐盈。有意者需粗通英語
，基本縫紉。我們培訓操
作技藝流程。

請電：913-651-2577 
（週一至週五，

上午9:00—下午5:00）

請電 陳師傅

1948年，一部名為《十三號凶宅》
的恐怖系電影在北平（今北京）隆重上
映。受電影熱映影響，北平萬人空巷，
人們除了熱衷於討論電影裡的恐怖情節
外，對於十三號凶宅的現實影射也有濃
厚的八卦興趣。

電影講述鄭親王被八國聯軍用戰馬
拖死後，王府日趨沒落，王族中一對兄
妹私通，生下了私生女。私生女長大
後，晚上經常穿著白衣在王府裡遊蕩。
就像電影海報所宣傳的，“王府之夜，
鬼影憧憧，奇情怪聞，兄妹私通”。

由於該電影一早便闡明瞭故事發生
在北平寶禪胡同十三號鄭親王府，且劇
中套用了真實人物信息，故而，熟悉老
北京四九城內故事的老少爺們，很快便
知道了電影的具體所指。

一時間，滿城風雨，都在說鄭親王
府鬧鬼的事兒。

得知此事後，身為清朝鄭親王府末
代主人的金昭煦怒不可遏——他一紙訟
狀將電影出品方告上了法庭，但他上訴
的根本目的，不是出於維護鄭王府的名
譽，而是為了索取一筆賠償費。

最終，在法院的裁決下，電影出品
方以涉嫌侵權罪名被判向金昭煦賠償了
13億法幣精神損失費。

隨後，電影出品方將該片的角色信
息進行藝術化處理後，繼續公映，場場
爆滿。而拿到賠償費的金昭煦，沒有再
追究。

要知道，和碩鄭親王這個爵位在清
朝那是八大“鐵帽子王”之一，屬世襲
罔替制王爺。所謂“世襲罔替”，即無
論承襲王爵的人犯了什麼罪，也只罪在
其人，不影響王爵世襲。按光緒朝修訂
的《大清會典事例》記載，清朝凡封和
碩親王者，每年可得一萬兩的俸祿，並
“每銀1兩給米1斛”（1斛本為10鬥，
後改為5鬥，1鬥即10升）。此外，親王
照規定還有大糧莊、銀莊、果園、瓜園
等42處。

無論清朝皇帝如何變化，鄭親王還
是原來那個鐘鳴鼎食的鄭親王。然而，
清朝僅僅滅亡30多年後，鄭親王府的末
代主人已經淪落到了要靠13億法幣（按
1948年5月《大眾日報》報道，50萬法
幣可購買12.08兩大米換算，其購買力大
約相當於今天八、九千元）過日子的地
步。

時代變了，時代早就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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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立國的“八旗制度”，最早源
于努爾哈赤時代的後金軍事管理制度，
將散居在白山黑水間的女真族人召集起
來，以“牛錄”“甲喇”為基層單位，
組成以“固山”（滿語意思“旗”）為
單位的軍事組織。“出則為兵，入則為
民；以旗統兵，以旗統人”。

隨著愛新覺羅家族的勢力不斷擴
大，努爾哈赤將這種起兵初期的鬆散軍
事組織正式確立了下來，分授不同顏色
的旗幟，形成真正意義上的“八旗”。
最終在努爾哈赤之子皇太極執政時期，
衍生成為清代滿、蒙、旗下漢人內部的
社會管理制度。

入關之後，清朝統治者以為，明朝
衰亡的根本原因就是實行了兩百多年的
分封制度。在明朝“分封而不賜土，列
爵而不臨民，食祿而不治事”的體制
下，眾多明朝親王們只能在封地內享有
郡國之名，而無治國之實，實屬資源浪
費。但明朝的皇子到底還是根據國家的
要求，到地方“就了國”，這對於中央
朝廷而言又是一顆潛在的“定時炸
彈”。明朝中期出現了安化王、甯王等
大小叛亂，讓清朝統治者覺得有必要避
免歷史的覆轍。

最終，清朝統治者決定對皇族實行
“分旗賜第”政策，即“諸王不賜土，
而其封號但予嘉名，不加郡國”。如乾
隆三十年（1765年），乾隆皇帝第五子
永琪受封和碩榮親王後，其後人即隸屬
鑲紅旗，“為鑲紅旗宗室右翼近支第一
族”，隸屬該旗籍下的人丁、土地等，

實際上就成了榮親王家族的私有財產。
對於普通旗人，清朝則以“跑馬圈

地”的形式完成初次財富分配。
滿人在長時間的發展過程中，因環

境等因素，只習得騎馬打獵，對於中原
地區長期賴以生存的農耕文明並不熟
識，導致入關後，八旗上下生活上出現
各種不適應。為瞭解決八旗軍隊入關之
後的生存問題，不勝耕種的清朝上層只
好發動聲勢浩大的圈佔土地運動，將官
府新丈量好的土地，收歸國有，再統一
分配給旗人，以保障八旗軍民入關之後
的正常生活。

在這個過程中，原先屬於農民所有
的肥沃土地被清軍以“跑馬圈地”的形
式收走，替換的皆是一些鹽鹼化程度
高、耕作肥力不強的土地。一部分農民
甚至因圈地淪為了新入關八旗的奴僕。
圈地後，大量土地由奴僕耕種，普通旗
人兵丁再也不需要苦哈哈地耕作了，可
以全身心地投入到為清朝開疆拓土的戰
鬥中。

就這樣，清朝八旗社會形成了“王
公→普通旗人→奴僕”三個等級的劃
分。

鑒於八旗軍民主要為戰爭服務，故
清政府規定，所有的在旗人員一律不准
經商，不准務農，終身只能在官方設置
的“滿城”附近活動，超出規定範圍
（禁旅八旗以京師內城周邊40裡為界，
駐防八旗以滿城周邊20裡為限），一律
處以重罪。

但隨著時間的推移，天下太平，八
旗子弟武備鬆弛。到了晚清，形成了魏
源所說的“聚數百萬不士、不農、不
工、不商、不兵、不民”的八旗人口，
均喪失基本的謀生能力。

僅需要一場變故，這個龐大的寄生
人群就將面臨瓦解崩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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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場劇變發生在清軍入關267年後。
辛亥革命爆發，清朝於1912年滅亡。

清政府從前按規定發給八旗子弟的
俸銀、祿米等一律停發。這意味著滿洲
八旗子弟以往賴以生存的“鐵杆皇糧”
從此沒了。

於是，自上而下，八旗的各色人等
開啟了“救家圖存”的新模式。

1911年，當6歲的清遜帝溥儀即將
被人抱下皇位之時，另一個可憐的皇族
孩子——出自順承郡王家族的文葵呱呱
墜地。此時文葵的本家叔叔訥勒赫 31
歲。

光緒七年（1881年），承襲了八大
“鐵帽子王”之一的順承郡王之後，訥
勒赫歷任清朝禁煙大臣、宗人府右宗人
等重要官職，還娶了慈禧太后的外甥
女、隆裕太后的妹妹靜芬做了福晉。在
清末的王公大臣中，訥勒赫也算得上是
位說得上話的王爺。

根據《大清會典事例》的規定，郡
王爵每年可以領得俸祿5000兩。雖然光
緒年間減半發放，但在清初的圈地運動
中，順承郡王家族也占了不少“福
利”。僅在京郊河北保定定縣一帶，順
承郡王家族名下就有八萬多畝莊田。即
便沒了俸祿，靠著地裡長出來的莊稼賣
錢，郡王爺每年過的日子還是相當美滋
滋的。

可是隨著清政府的倒臺，原來隸屬
於各王府之下的人丁、驅役等也都“翻
身農奴把歌唱”，不僅恢復了平頭百姓
的身份，更有甚者直接拒交了往年需要
按時繳納給王府的賦稅。據順承郡王后
人燾誠記述，民國二年（1913年），順
承郡王府就曾因“關外莊頭占園欠租”
向許諾優待清朝皇族的民國政府提出過
控訴。

在呈文中，順承郡王家族寫道：
竊本府受賞之地，坐落奉天瀋陽、

遼陽、海城、本溪等地，向令本府旗丁
承領，名曰莊頭，由莊頭招佃領種交
租，歷年除納課賦之外，酌定租數交
府，餘歸該莊頭贍養家口，曆有年所，
毫無異同。即偶逢災歉，在本府亦隨即

酌減緩免，而伊等亦無
強索抗衡之舉。不期國
體變更，共和肇興，該
莊佃不察共和之真相，
竟將王產視為己有，不
但額租連年拖欠，抑且
有自行稅契轉售之事。

可見此時的順承郡
王府完全沒了往日的威
風，鞭長莫及的肥沃土
地因為“無主”，直接
成了手底下人樂得其享
的豐厚家產。

而光緒年間重新修
訂的《大清會典事例》
規定，“郡王府應設長史 1名，典儀4
人，一、二、三等侍衛共15人，驅使太
監30人，以及司牧、司庫、羊群長、牛
群長等官”。按這個算法，撇除司牧、
司庫等雜官，郡王府少說平常也得有50
口人等著發工資吃飯。

故在經濟來源斷絕後數年，1917
年，時年37歲的訥勒赫就在焦慮中英年
早逝了。

訥勒赫去世後，本著順承郡王府不
能絕嗣的原則，已經遜位的溥儀又“頒
詔”，令時年6歲的文葵繼承了叔叔的爵
位，為新一代順承郡王。

比起在前清時代擔任過重要職務的
訥勒赫，“民國第一代新生兒”文葵既
沒有過從政的經歷，也未曾經歷過大風
大浪。而順承郡王府曾經豐厚的家底
兒，此時拿得出手的也只有保定定縣那
八萬畝地了。

好在原本產權歸屬國家的王府，在
清末時由隆裕太后的一道懿旨變成了諸
位王爺的私產，坐吃山空的順承郡王一
大家子才得以將這座他們家族住了近300
年的老王府出租給皖系軍閥徐樹錚，作
為西北籌邊使署辦公地。

好景不長。1920 年，直皖戰爭爆
發，不到一個星期的時間，皖系部隊就
被擊敗，南逃離京。順承郡王一大家子
的租金瞬間斷絕。

迫於無奈，末代順承郡王只能找到
溥儀的七叔“濤貝勒”載濤，請他幫忙
牽線搭橋，將王府以75000大洋的價格賣
斷給奉系大軍閥張作霖，充當帥府。

至此，文葵一家徹底從昔日王孫淪
為無業平民。

文 葵 未 曾 染 上 祖 上 的 “ 不 良 習
氣”。王府敗落後，他有心報效孱弱的
國家，曾跑到東北，追隨溥儀的步伐。
但很快他發現，溥儀名義上是皇帝，實
際上說了算的是日本人。在那裡上班，
“受氣，抬不起頭來”。後來，文葵以
照顧年邁的母親名義，離開東北，返回
北京，改名文仰宸，閉門畫畫。

彼時，在皇族宗室中，溥心佘“篤
好詩文、書畫，皆有成就”，在美術界
與張大千齊名，二人並稱“南張北
溥”。文仰宸賦閑之後，時常與溥心佘
兄弟一起交流繪畫心得。憑藉著自己對
名家大作的瞭解，文仰宸在山水畫及宮
廷繪畫上頗具心得。在1990年的北京亞
運會上，作為跨時代的見證人，文仰宸
向亞運會籌委會捐贈了兩幅山水畫和一
幅書法作品，廣受專家好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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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同為晚清宗室旗人，更多的王府
在沒落之後，後人多數隻懂混吃等死。
據溥儀的遠房侄子毓嵒回憶，在馮玉祥
進入紫禁城趕走了溥儀之後，徹底斷絕
來自“小朝廷”方面供養的惇親王族
人，只能靠典當家財維生。

作為惇親王的後人，毓嵒的父親溥
偁是承襲惇親王系固山貝子溥僩的哥
哥，前清時代曾在御前供職。在徹底失
去經濟來源後，毓嵒家裡的排場依舊，
點心只吃老字號致美齋的、醬菜只要大
柵欄六必居老店的，總之以往該有的排
場一樣也不能少。

毓嵒的父親溥偁去世後，毓嵒家的
庶務由其叔叔溥修打理。作為詩詞愛好
者外加戲曲發燒友，溥修在詩文繪畫上

稍有建樹，但執掌偌大的家務，對他來
說著實不行。

承接毓嵒父親的委託之後，溥修不
但沒有及時止損，反而經常把唱大鼓戲
的人請到家中唱堂會。由於沒了錢財收
入，坐吃山空的一家子只能將身邊的傭
人一個個辭退。錢不夠了，就腆著張老
臉四處借錢。

從前，府中“四菜一湯”的光景，
到最後也淪落到了吃大餅、咽鹹菜。

由於惇親王府西路中段為一處大型
花園，園中南北有房屋100余間，古樹參
天，環境清幽，故借不到錢的惇親王後
人便打起了這處後花園的主意。後來，
在溥修等人舉家搬遷天津之際，溥修命
人到園子裡把值錢的木材全部卸了下
來，賣了1萬多大洋，帶去天津。

值得一提的是，在晚清政局波詭雲
譎之下，作為近支宗室的惇親王世系還
出了一位赫赫有名的“大阿哥”溥儁。

戊戌變法失敗後，以慈禧太后為首
的頑固派曾想借此機會廢黜光緒皇帝，
另立新人。經過一番挑選，慈禧太后弟
弟桂祥的大外孫子、道光帝直系子孫溥
儁獲封大阿哥，並延請同治帝的岳父、
清代唯一的旗人狀元崇綺為大阿哥的授
業恩師。

然而，對於這個時年15歲的少年，
崇綺對其學業的評價是“最懶於攻
讀”。一句話，相當於一棒子敲死了這
位皇子的進一步化鳳成龍的前途。

為了讓自己能像隔壁朝鮮的興宣大
院君那樣有進一步施展政治的空間，溥
儁的父親端郡王載漪不惜鋌而走險，向
慈禧太后展示義和團的神勇，慫恿慈禧
向外國列強宣戰。結果，慘敗。端郡王
載漪也被推出來頂了罪，廢了王爵，流
放新疆。作為大阿哥，溥儁的好日子也
到頭了。

由於載漪原先得以承襲郡王爵位，
源自其同宗的另一位叔伯無子，將其過
繼過去。故在載漪獲罪之後，慈禧勒令
載漪父子歸還本宗，爵位由光緒皇帝的
親弟弟載洵承襲。由此，溥儁回到了惇
親王府。

在王府內居住一年多以後，溥儁北
上內蒙看望父親，並在那裡完成了自己
的終身大事，與內蒙古阿拉善親王的女
兒成了親。

清朝滅亡後，不學無術的大阿哥靠
著曾經的顯名，在民國幾屆政府中當參
議，有一定的收入。然作為落魄王孫，
沒事抽點兒大煙，逛逛戲樓子，捧捧女
角兒的壞毛病始終難改，當參議的這點
錢壓根不夠他揮霍。

到了1921年，時局動盪之際，溥儁
的掛名參議被撤銷後，這個在清末顯赫
一時的大阿哥，只能挑起綠釉兒的醬菜
罎子在京城的街邊賣王致和臭豆腐，艱
難度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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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皇室貴胄在大廈將傾之際，好
歹還有莊田、王府的大物件可賣，家底
還算厚實，可對於清末人數眾多的八旗
子弟而言，他們的日子就要更慘了。

自19世紀中葉開始，那群每年固定
吃“鐵杆莊稼”度日的八旗子弟開始嘗
到了生活的窘迫。

隨著清政府在對外戰爭中的連次失
利，軍費開支加上戰爭賠款，已經讓清

政府的財政捉襟見肘。更令人頭疼的
是，在歷來被視為“魚米之鄉”的江南
地區，聲勢浩大的太平天國運動前後持
續十餘載，戰火幾乎燒遍了整個南中
國。

在內外戰交加的背景下，數據顯
示，僅咸豐元年（1851年）用於支援對
外軍費及河餉的銀兩就達兩千多萬兩，
幾乎佔據了同年清政府國庫收入的三分
之二；鹹豐三年（1853年），太平軍控
制了長江水道，導致該年份清王朝在江
南地區一分賦稅也沒收著，國庫全年只
剩不到百萬兩。

而同一時期，在官方的記錄中，僅
北京地區，滿族八旗人口兵丁等就有12
萬人左右。土地急劇減少，人口增速過
快，再加上瀕臨崩潰的財政體系，直接
導致的結果就是晚清時期嚴重的通貨膨
脹和八旗人丁的糧餉減少。

當時，為了儘量降低經濟方面的影
響，清政府不得不大量發行一種名為
“大清寶鈔”的紙幣。但大量的寶鈔流
入市場，並沒能為疲弱的社會經濟增加
多少活力，反而“錢質日劣”。鹹豐年
間剛發行時，官方規定銀兩兌換寶鈔的
比率為1:7000；到了同治年間，比率已
經上調至1:10000；光緒之後，“京師旗
民得鈔一千，不抵半千之用”。富家子
弟還可以銀兩結算，普通旗人手中的寶
鈔還不如今天的衛生紙。

於是，在經濟大亂之中，被“包
養”多年的八旗子弟，成了清王朝前進
道路上最先被拋棄的小夥伴。先在鹹豐
年間，兵丁俸祿按80%發放，再就是後來
八旗人口每年惦念的那份免費大米減半
發放。

到了光緒年間，經過八國聯軍侵華
後，普通八旗子弟每年能領到的口糧僅
有官方定額中的兩成。吃不飽，穿不
暖，那是常有的事。

曾經有著八旗子弟背景的“人民藝
術家”老舍先生，在其著作中便有大量
關於當年八旗軍民饑寒交迫的描寫。在
《正紅旗下》這部自傳體長篇小說中，
他寫道：“以我們家來說，全家的生活
都仗著父親的三兩月餉，和春秋兩季發
下來的老米維持著。多虧母親會勤儉持
家，我們才不至於淪落成乞丐。”“每
每朝廷發的三兩銀子中，還摻著兩小塊
假的。”

創刊於光緒年間的《京華日報》，
自發刊以來，就時常收到來自普通旗人
的控訴：“據我看來，吃飽飯的旗人，
也沒有多少。就拿這一包兒護軍錢糧說
罷。除了本旗的老爺們層層克扣，關不
上二兩有零的銀子。換上二十來吊現
錢，拿到家去，去了房錢水錢，還有吃
飯、穿衣、燒煤的錢沒有哇。一分錢
糧，樂不了三天半，又得發二十六七天
的愁。再要把錢糧借了賬，月月從賬主
兒手裡接錢，連一天都快活不了啦。”

可見，到了此時，曾經威風凜凜的
八旗，不過是一群尚講衣冠禮貌的“乞
丐”耳。

但沒想到，2021年，我們還能看到
大清的最後一個笑話：某大媽在北京的
公交車上羞辱他人，稱自己有通天紋，
出身正黃旗。她最後被拘留了，是該進
去好好學學八旗的歷史了。

這個時代，人人平等。

八旗的破落：正黃旗大媽，製造了一個大清笑話


